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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北京亮

马河畔现身一只巨

型“水耗子”，引发

关注。其实，这种动物早已出现在南方多地野

外，它就是养殖圈里大名鼎鼎的皮毛动物——

海狸鼠。

海狸鼠常被称作河狸鼠、狸獭、沼狸，属于啮

齿类动物，体型远超普通家鼠。除去尾巴，它的体

长就能超过40厘米，体重可达四五千克。海狸鼠

长有带蹼的后足、扁形尾巴、短小耳朵，这都是适

应水中生活的特征，日常主要以水生植物为食。

海狸鼠并非我国本土动物，原产地在南美

中部及南部的温带和热带区域。因其体毛细

密柔软、油光发亮，19世纪80年代法国率先开

展人工养殖；我国则在1957年引进该物种，开

启国内饲养历史。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掀起海狸鼠养殖热

潮，后来，随着价格下跌，养殖热潮退去，大量个体

被弃养放生。如今，海狸鼠已成为活跃在我国南

方多个淡水系统中的入侵物种，上海、河南、湖北、

湖南、四川、江苏、福建等地，均存在野生种群。

此次在北京发现的海狸鼠，当地是否已形

成稳定野生种群，还需进一步调查核实。海狸

鼠不耐低温，正常情况下很难在北方野外越

冬，但城市温暖水域、隐蔽角落，有可能成为它

们的越冬庇护所。

一旦海狸鼠形成一定规模的野生种群，将

给水环境生态带来多重破坏：它们倾向于取食

植物营养价值高的根和块茎等部位，大面积损

毁水生植物，影响水鸟筑巢栖息；同时还会取

食水田作物，造成农业减产。除此之外，海狸

鼠会在河岸、沟渠挖掘复杂的洞穴，容易诱发

河岸和堤坝坍塌，增加洪涝灾害风险。

如果公众野外发现海狸鼠，应及时上报相

关部门，阻止其扩散。目前，清除海狸鼠以诱

捕为主，搭配人工岛或浮筏辅助捕捉，效果会

更好，毒杀、射杀仅作为补充手段。英国在20

世纪多次开展诱捕清除行动，到1989年1月，

根除海狸鼠取得成功。其经验值得借鉴：治理

前阻断外来种群迁入，利用恶劣天气或创造严

酷生存条件压缩其生存空间，持续开展诱捕作

业，直至完全清除种群。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啃水草、挖河堤、毁农田！

看见“超级水耗子”请立刻上报
□ 冉 浩

海狸鼠 视觉中国供图

6 月底的一个

雨天，我踱进上海

植物园。盆景园

入 口 东 侧 ，杉 树

“三兄弟”——水杉、池杉和落羽杉并肩而立。

抬眼望去，正对着那条赫赫有名的水杉大道。

湿漉漉的步道两侧，树干笔直挺立，将天

光裁成一线灰白。眼前这道绿色屏障，由 20

世纪 50 年代初来自湖北利川的一批种苗长

成。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这批种子抵达上海的

前10余年，这类后来被唤作“水杉”的树，还顶

着别的名字，甚至被认为早已灭绝。

回溯1941年。日本古植物学家三木茂据

化石建立“水杉属”（Metasequoia），断言其早已

消亡。巧合的是，同一年，中央大学森林系教

授干铎在四川万县磨刀溪，偶遇一棵被乡民奉

为“神木”的大树，却因时节不对未能深究。

2 年后，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工程师王战

循迹而至，采回了完整标本。又过2年，标本

转到中央大学郑万钧教授案头。他反复比对，

断定绝非水松，疑为新属。

标本最终送至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

胡先骕手中。经他稽考，这株活树，竟正是三

木茂笔下“灭绝已久”的化石属的现存后裔。

1946年，胡先骕正式鉴定并定名；1948年，胡先

骕与郑万钧联名发表《水杉新科及生存之水杉

新种》。水杉，终于以“活化石”之名重回人间。

几十年后，胡先骕的孙女、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胡晓江生发感慨：“水杉的发现似乎是一

个由偶然与运气主导的故事：三个运气很好

的植物学家，第一位巧遇一棵奇树，第二位认

出是个新种，第三位看到关于这

种植物化石的文献，于是撞出了

世界级的重要发现。”话虽轻巧，

却掩不住背后的分量——若无胡

先骕这位“中国植物分类学奠基

人”数十载学术积淀，纵有标本在

手，又怎能读懂它穿越亿万年而

来的前缘？

水杉一经认定，便如星火燎

原，北起辽南，南抵两广、云贵，东

临沧海，西至蜀地，处处可见其

姿。它亦作为“绿色使者”远渡重

洋，遍及六大洲 80 余国。胡先骕

曾作长诗《水杉歌》发表于《人民日

报》，以记其盛：“亿年远裔今幸存，

绝域闻风具惊异。”那份跨越时空

的自豪，至今读来令人心折。

徜徉水杉大道，仰视这些三四

十米高的“巨人”，不免遥想它们的

来历。化石记录显示，水杉属的祖

先早在 1 亿年前的晚白垩纪就已

广布北半球。待到第四纪冰川降临，欧亚北美

大部的水杉类相继灭绝，唯中国中西部偏隅之

地，因山地冰川星散分布，成了动植物的“避难

所”。水杉便是在川鄂湘黔交界的深谷褶皱

里，熬过了那场旷世严寒。

孑遗植物的命运，似乎总带着几分孤绝。

近亲尽殁，唯它独存，默默延续着远古的血

脉。水杉何以幸存？学界有一种推测认为，这

或许正得益于它那看似寻常的“落叶”本性。

与常绿的同族不同，水杉岁末叶落，进入深眠，

待春阳回暖，再发新枝。这般“以退为进”的智

慧，在极寒与漫漫长夜里，反倒成了最有效的

生存策略——敛去繁华，减耗储能，静待天时。

水杉由胡先骕定名至今，忽忽 80 载。于

人类，这是足以铭记的科学经典；于水杉，不过

是其漫长生命史中短短一瞬。它高而不傲，远

而不遥，以一身清简，站成了时间的刻度。下

次你路过一片水杉林，不妨驻足片刻——你看

它静立如仪，听风过叶隙，那分明是一段走过

亿万年、至今未绝的余息。

与一亿年前的绿荫重逢
□ 尹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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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植物园里的水杉大道。水

杉如今为柏科一员。 作者供图

▲水杉图：1.球果枝；

2.球果；3.种子；4.雄球花枝；

5.雄球花；6.雄蕊背面；7.雄

蕊背腹面。此图系张荣厚根

据1948年《静生生物研究所

汇报》上冯澄如为胡先啸、郑

万均发表的水杉新种论文绘

制的新种图仿绘的原作。

图片引自《嘉卉：百年中

国植物科学画》（张寿洲 马

平主编，江苏凤凰科学技术

出版社出版）


